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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人如堕五里雾中，摸不着头脑。原来高级的诗是让人
看不懂的。如果你要发难反驳，那就是你不懂审美，不
懂新诗的现代性了。就此，艾华林感叹：原来诗歌是这
样写的，诗人是这样诞生的啊！ 
　　在《“当代·诗歌”的现代性表达与欲说还休的语
言艺术》一文中，艾华林对当代诗歌进行剖析。他认为，
当代诗歌在形式上更加多样化，但在思想深度上却有所
欠缺。许多诗人过于追求形式上的创新，而忽视了诗歌
的本质——情感和思想的表达。“当代诗歌的审美趣味
逐渐趋向于表面的华丽和形式的创新，这种趋势虽然带
来了视觉上的冲击，但却缺乏深层次的情感共鸣和思想
内涵。”此言不仅道出了当代诗歌的一些问题，也引发
了读者的深思。艾华林不仅关注当代诗歌发展，对历史
上的诗歌论争也做了深入研究。
　　艾华林作为一个诗人、诗评家，对现在的汉语诗人
为何没有了为良知发声的勇气，为何丧失了为民族精神
输血的冲劲和动力，深表遗憾和不满，认为这绝不是现
代诗人才商和情商双重达标的高度体现，恰恰是当代诗
人在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受“活在当下”思潮影响，从而
表现出在乎个人前途命运，计较名利得失的畸形心态。
　　艾华林的文章《〈余之诗〉的浅薄和卖弄》（原载
《文学自由谈》2022 年第 1期）批评以《文化苦旅》
名闻于世的著名作家余秋雨的诗《我的家谱》，觉得此
“家谱”很不靠谱。整首诗除了兜售贩卖作者的那点历
史知识、趣味之外，字里行间透露出来的信息和意味，
就只剩下浅薄了。如果说，小说《冰河》是余秋雨散文
的“改写版”和“加长版”，那么，《余之诗》就是其
“缩写版”和“精简版”。艾华林披露，在《我的科举》
一诗中，余秋雨更加简单粗暴地罗列出众多历史人物，
让“王维、白居易、韩愈、颜真卿、枊宗元、杜牧、王
安石、司马光、苏轼、苏辙、朱熹、王阳明、汤显祖、
徐光启、史可法、林则徐……”这些历史文化名人，成
为他科举之路的“垫脚石”。
　　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的诗《饺子歌》（获第
五届长诗奖）艾华林也不留情面地给予抨击，直指诗坛
充斥着《饺子歌》《你的眉眼》《余之诗》这样无限透
支自己的名气、兜售可怜的一点历史知识、贩卖其可资
炫耀的文学成就的浅薄庸俗之作。这种现象的存在，这
种非诗之诗的泛滥，实乃中国文学的悲哀！

蕴含深情和温度的自然教育之书

■ 刘春柳（广东）

　　原型批评理论认为，文学
作品里的意象绝非空穴来风，
它们通常蕴含着原型意义，承
载着人类集体无意识中的情感
和哲理。这一理论尤为强调，
诗歌应当以最直接的方式呈现
事物本真，运用清晰、精准的
意象作为情感与思想的传递媒
介，让读者能够透过文字，直
击灵魂深处的感悟。读打工诗
人罗德远的诗集《黑蚂蚁》，
恰好印证了这一点。诗人以“黑
蚂蚁”这一核心意象为经，以“泥
土下的蚯蚓”“压低目光里的
春天”等意象为纬，编织出底
层生存的立体图景。
　　在《在生活的低处》里，
罗德远勾勒出这样的画面：“脚
印纤细  一路寻觅 / 一只黑蚂
蚁  一千万只黑蚂蚁 / 搬运粮
食与光阴 / 笨拙坚韧”。此处
的“低处”，绝非局限于物理
空间的具象指涉，更是精神维
度的隐喻象征。“黑蚂蚁”的“笨
拙坚韧”，象征着生活在底层
的打工者，他们身形渺小，却
有着坚韧不拔、不屈不挠的精
神。诗人独具匠心，把自己以
及无数在平凡岗位上默默耕耘
的打工人，巧妙地比作那一只
只黑蚂蚁，刹那间，一幅鲜活
的生活图景在读者眼前徐徐铺
陈开来：他们置身于生活的重
压之下，恰似蚂蚁背负着重物，
为了生存的粮食与梦想的微光，
在岁月的长河中不断跋涉远征。

　　这一意象的运用可谓神来
之笔，它摒弃了繁杂的修饰，
以一种质朴而直接的方式，将
底层打工者的生存状态毫无保
留地呈现在读者面前。无需过
多的渲染，读者便能轻而易举
地穿透文字的表象，深刻体悟
到其中所蕴含的深沉情感，或
疲惫、或坚毅、或对生活的执
着热爱，种种情绪交织在一起，
直击人心。
　　当“一千万只黑蚂蚁 / 搬
运粮食与光阴”的集体劳作与
“城市奔走的少年”形成镜像，
农耕生活与城市化进程的冲突
碰撞，便产生了惊人的语言张
力；当高处的“少许人的天堂
和街道/整洁明亮  霓虹灼艳”，
与低处“捡垃圾汉子弯曲的身
躯”形成对比，再一次强化了
打工者生活的层次感与差异性。
值得关注的是，“压低的目光
里  闪光的春天”这种峰回路
转式表达，既揭示了生存困境
的压迫性，又暗示着精神突围
的可能性，让读者生发一种柳
暗花明又一村的豁达。
　　于是，罗德远宣告“匍匐
走在这个世界上”，断言“只
要不回头 / 一切都不会丑陋”
（《黑蚂蚁》），犹如一记重
锤，敲打着人们的心灵。在这
里，诗中“沉重的黑色”不仅
是底层打工者身份的鲜明烙印，
更是他们抵御外界纷扰的精神
铠甲。这种充满存在主义色彩

的决绝姿态，赋予他的诗歌独
特的力量，使其成为洞察打工
者生存现状的“透视之窗”。
透过这扇窗，现实的嶙峋骨骼
得以显影，灵魂的鲜活血肉也
被清晰折射。在罗德远的笔下，
黑蚂蚁的迁徙流浪不再是单纯
的空间位移，而是升华成为底
层打工者在困境中挣扎、蜕变
的精神远征。每一步爬行，都
承载着生活的重量；每一次挪
动，都饱含着对命运的抗争。
　　而在《我从未与生活为敌》
中，罗德远又写下“我从未与
生活为敌 / 只是为了绕到生活
的背后 / 将其拦腰抱住”。这
一诗句，展现出存在主义中个
体对生活的积极融入。即便身
处社会底层，他依然凭借自身
的努力与坚定的选择，去拥抱
生活。在荒诞的现实中执着地
探寻意义，于平凡的日常里努
力发现希望的微光。他以诗歌
为笔，书写着对生活的热爱与
不屈，让读者在他的文字里，
感受到生命的坚韧与力量。
　　他的诗歌语言犹如淬火的
铁器，在现实的砧板上不断捶
打、磨砺，进而激射出思想的
火花。在《陪我看流水的人》里，
那看似毫不起眼的“一片羽毛”，
被赋予了“既逃离陷阱 / 也拒
绝天堂”的深邃内涵，刹那间，
日常事物所潜藏的诗性潜能如
烟花绽放。羽毛本是轻盈飘逸，
在空中随风飘荡，而命运却如

沉重的枷锁，压得人难以喘息，
二者之间形成了强烈鲜明的对
抗。诗人运用这种突破常规的
语言，在“坠落或跌倒  都是
一种飞翔”这般充满矛盾却又
蕴含深意的悖论之中，实现了
精神层面的超越与升华。
　　因此，当罗德远再次将“卑
微的青春”铸成“仰望的高度”
时，他所做出的贡献，已不止
于为底层写作开拓出一片崭新
的天地，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从精神救赎这一维度而言，他
更是为在现代社会中逐渐迷失
自我、被异化的人们，呈上了
一套别具一格、行之有效的对
抗异化的生存法则。这种在生
存困境中绽放的诗性光芒，正
如诗集里那株“从未放弃生长”
的低矮小草，以其倔强的姿态，
昭示着生命坚不可摧的精神力
量。这种力量，穿越了文字的
界限，直抵读者的心灵深处，
让人在阅读与思索中，感受他
作品里所展现的低处诗学，既
是对那些不接地气的“高大上”
主流叙事的有力纠偏，更是对
存在本质进行的一场诗意盎然
的深度探索。
　　例如，《那些爱过的，将
继续深爱》中，诗人将“幸福
苦难的泪水/洒在匍匐的大地”
的救赎式书写，把“爱的圣经”
与“匍匐的大地”并置，从而
完成了从世俗之爱到终极关怀
的精神跃升，在解构与重构中

建立起新的精神穹顶，庇佑着
读者的心灵；《伸出双手寻找
温暖》中，诗人“将彼此疼痛
悲伤的血液 / 导入彼此身体”
的肉体修辞，把生理痛感升华
为精神共情，这种身体叙事的
转向，既是对消费主义物化逻
辑的反叛，也是对梅洛·庞蒂
身体现象学的诗学实践；《每
位低处写诗者都应加冕》中，
诗人“将往日苦难当成瓦片 /
打着好看的水漂”，将苦难经
验转化为审美对象的意象转换，
展现出惊人的诗性智慧；《向
每位擦肩而过者颔首致意》中，
“植物”的隐喻消解了现代社
会里人与人之间那如霜般的疏
离感，等等。
　　在罗德远的诗集中，黑蚂
蚁绝非孤例，众多卑微物象意
象共同呈现了生活在各个角落
的人们的生存姿态。例如，“泥
土下躁动的蚯蚓兄弟”，于黑
暗地底怀揣着破土的渴望；“钻
出泥土的小草”，以柔弱之躯
彰显生命的倔强；“城市奔走
的少年”，脚步匆匆追逐着梦
想的曙光；“悬在大厦半空的‘蜘
蛛’”，无畏高空坚守着生活
的担当。通过具体意象组合来
表达复杂情感与思想的手法，
与意象派的理念不谋而合，以
具象承载抽象，让读者在一个
个鲜活的意象中，引发对生活、
命运、人性等问题的深入思考。

于低处写诗，向高处寻光

■ 杨维松（山东）

　　在新作《鹭舞红树林》中，陈华
清延续了此前作品中对于大海和乡村
的关注，将爱与美的注视投射到自然
教育上来，创造出一个有关人和自然
和谐相处，共同成长的故事。
　　为了写好《鹭舞红树林》，陈华
清花费了大量的时间，查阅了红树林
方面的知识，她不仅多次到海边的红
树林进行考察，还多次请教守护红树
林的专业人士，并下大功夫消化吸收
专业知识巧妙避开“宣讲知识”的陷
阱。她把稍显枯燥的红树林知识，用
形象生动、充满童趣的语言叙述出来，
融知识性、趣味性于一体，透露出浓
浓的生活趣味和深厚的人文常识，仿
佛大海、红树林是她的老朋友。这些
生动有趣的科普知识跟随陈涛涛的脚
步巧妙地展现出来，这些知识也成了
这个小男孩回到家乡生活那些平凡日
子里的小确幸，让他感到新鲜和惊奇，
激发了他的探索欲。阅读本书，仿佛
跟随陈涛涛的足迹遨游在红树林小课
堂中，红树林、鹭鸟、弹涂鱼等海洋
动植物的知识一起流淌在字里行间，
使严谨、准确的科普文字有了浓浓的
人情味，表现出温情浪漫且又抚慰人
心的一面。
　　儿童文学的世界应该是一个善良
美好的世界，但并不是为儿童创设一
个虚假的世界，恰是为他们进入复杂
社会前做好铺垫和信心。林良在《浅
语的艺术》中提到，儿童文学要给孩

子们这样的底气，让他们知道“这社
会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但是你不要吃
惊，不要灰心，不要失望，因为你心
中已经有了爱，有了理想。此后你所
过的日子，就是以你心中的爱去化解
自私，以你心中的理想去照亮黑暗，
以你心中的美去改造世界。”由此，
儿童文学作品不光要传递给儿童世界
是美好的，更要传达世界可以在他们
的手中变成美好的这一理念。
　　《鹭舞红树林》设计了两大矛盾
冲突：一是在白鹭岛上，岛东村与岛
西村因红树林而结下的恩怨。岛东村
世代保护红树林，视红树林为“保护
神”，立下“保护红树林就是保护我
们自己；伤红树林就是伤我”的村规
民约。西村原来与岛东村一起保护红
树林，后受经济利益驱动，全部毁掉
红树林，在海滩涂上挖塘搞养殖。岛
西村民到岛东村砍红树，偷白鹭鸟，
双方争斗，差点出人命。两村因此结
下仇怨，小孩子之间不能一起玩，成
年人不能通婚。二是陈嵘木退伍分在
城市工作，因不忘父亲叮嘱他保护好
红树林，主动申请回白鹭岛。他视红
树林为生命，逮住破坏红树林的岛西
村民巫财。巫财打伤他，因此坐牢，
两家成了仇家。他把与巫财女儿相爱
的小儿子陈民安赶出白鹭岛。陈民安
发誓不混出点名堂，决不回家乡。
　　陈涛涛、陈海花等孩子面对大人
之间的矛盾，面对互不相往来的村庄

和人们，一开始他们感到疑惑不解，
甚至有些害怕，但随着情节的发展，
他们了解了事情的真相，有了自己的
看法，就会作出自己的判断，随之也
成长起来了。为了守护村庄和生命财
产的安全，两个村庄冰释前嫌，岛西
村请爷爷去教他们种红树林，两个“仇
家”也开始和好，爸爸也回到村里投
资改造家乡，一切都变得美好起来。
陈华清在这里创设了一个相对理想，
不那么邪恶和勾心斗角的空间，给了
孩子们一个适应期，让他们有勇气和
责任感去适应社会，去创造更广阔的
人生。
　　自然教育是让读者通过阅读作家
笔下的自然之美、自然生命之美，从
而自然而然喜欢上自然、亲近自然。
陈华清在《鹭舞红树林》中所描述的
白鹭、招潮蟹、弹涂鱼、红树林等事
物的生命是美的，给孩子们以自然教
育和审美教育，给孩子们自然熏陶。
在这美好的自然环境中，生活在鹭岛
上的人们的生命状态和生活状态也是
美好的。孩子们在大自然中按照自己
的节奏成长，生活的磨难和挫折没有
淹没他们少年的天性，在红树林中他
们是大海的孩子，是一棵棵向上生长
的红树。作者借由岛上孩子们的人生
际遇，向读者展现出一条独特的少年
儿童成长路径，唱响了一曲人和大自
然和谐相处、美美与共的赞歌。

——谈《黑蚂蚁》的精神远征

——读陈华清的《鹭舞红树林》


